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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时，还是深秋。
到如今，北京已经下了几场
雪，天气愈发冷了。今年的春
节，因为这件事，他们夫妻俩
已经不打算回老家过节。

新年的前两周，因为新闻
报道，他们的老母亲已经知道
了他们俩在北京“出了大事”，
老人家哭得很伤心。

2015年 12月 18日，他们

在河南老家的大女儿过生日，
当时在海淀支队等消息的吴
秀梅给女儿发了短信，“今天
是你生日，虽然没在你身边，
请你原谅爸妈，祝你生日快
乐。”往年的生日，他们夫妻俩
都会回到老家给女儿带礼物，
但今年，他们打消了计划。

“我们夫妻俩不会当着孩
子说这些事情，”停顿了一会

儿，吴秀梅看了看在旁边写作
业的小儿子，“但他知道我们
每次回来都很难受”。

“我得在新年前找份工
作，挣点钱。”吴秀梅说丈夫忙
着货车的事情，自己要再不挣
些家用，等到春节，日子就更
没法过了。到现在他家还欠着
加油站万元的欠款，每个月还
要还4000多元的贷款。

如今的王允礼已经联系
了律师，打算打官司，“律师说
了，只要我们的证据充足，这
个案子应该问题不大。”

坐在他不大的房间里，王
允礼的手里紧紧握着自己的
那个记满了录音目录的笔记
本，回想起这两个月的奔波，
他不停地喃喃着，“太难，真的
太难了。” （据北京青年报）

车祸司机交不起12万余元救援拖车费 与拖车公司交涉两个月未果

60条录音记录天价拖车费之争

2015年 11月2日，北京青年报曾报

道《12万元救援拖车费难住车祸司机》，一

位司机驾驶货车于2015年10月23日在

杏石口路与另外一辆货车相撞，后在交警

的协调下，从一家救援公司叫了拖车救

援。两车共花费了12.87万元，司机王允

礼坦言“交不起”。

经过两个多月，记者再次采访了司机

王允礼，他说，在历经两个月的努力后，

12.87万元的拖车费依旧无解。

60个电话录音记录了王允礼在60天

内的努力——为了解决救援公司给自己开

出的12.87万元的拖车救援费，他不断地

与交通队和救援公司交涉着。

但最终，他失败了。他没有想到，那场

车祸，最终让自己陷入了几乎“绝望”的境

地。现在，他要干的只有一件事：搜集各种

证据起诉拖车公司，证明他们在那晚的救

援中并没有提供价值12.87万元的服务。

“律师说他很有信心。”王允礼说这话

的时候，声音有些颤。

王允礼和妻子在来广营附近的一个城中村租
了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穿过不大的外间，就
是他们的卧室，在卧室正中间，供着一个“财神”。

“财神”脚下横放着一个本子，其中有连续四
页都登记着音频资料的信息，总共有60条录音，其
中标注“海淀支队”的33条，“黄庄大队”的8条，救
援公司的18条，另有一条标注的是“加油站”。

这些条目中，标有“现场录音”的是40条。其中
有29条标注“海淀支队”，这些录音共发生在11天
里；有 2条标注“黄庄大队”，这些录音共发生在 2
天里；有 8条标注“救援公司”，这些录音发生在 3
天里。

写有“电话录音”的共有20条。其中有4条标
注“海淀支队”，这些录音发生在 4天里；有 6条录
音标注“黄庄大队”，这些录音发生在5天之中；有
10条标注为“救援公司”，这些录音发生在6天里。

在这些录音中，最长的沟通时长为 1小时 40
分左右，最短的约为20秒。

“这些都是我和海淀交通支队、黄庄大队，还
有‘永君顺达’沟通时的录音目录。”王允礼说这个
本子印证了自己这两个月以来的努力，“但转眼就
到2016年了，这些努力都没什么效果。”

一切变故都来自那场发生在“秋收季节”的车
祸。10月，原本是货运生意最好月份的开始，行里
人把这个时候称之为“秋收季节”。对于大半年都
几乎无活可干的货运司机们来说，2015年的这个

“秋收”的开始就更为关键了。
王允礼在这个月夜等来了生意，终于有“老

板”给他电话了，在海淀廖公庄附近拉沙石。不出
意外的话，每趟他能得到300元的收入。

结果，意外发生了。2015年 10月 23日，他开
着拉着沙石的大货车行驶到杏石路的一处十字路
口，由于着急左拐，与另一辆直行的大货车相撞，
交警判他全责。王允礼对全责没有异议，真正的
问题出现在了拖车环节。“交警请示了上级后，叫
了一家名为北京永君顺达拖车救援服务公司的拖
车到现场救援”。2015年 10月 28日，王允礼从交
通队跑到柴家坟停车场要求提车，“但停车场说要
我交完救援费用”，接着王允礼又跑到了永君救援
公司。

“真的惊到我了”。他拿到了永君公司开出的
救援费用单上——他需要为那场车祸，支付12.87
万元的拖车费。

在经过几次交涉无果后，2015年 11月 2日那
天，王允礼再一次跑到柴家坟停车场。

大货车是他在两年前花37万元买的，贷款20
万元，如今还需要支付每个月 4000余元的车贷。
大货车的后方不远处，停着当晚车祸的另一辆红
色大货车。

下午3点左右，他决定进去问问负责人是否可
以提车，但对方告诉他，“必须有交警的电话或者
放车单，才肯放车。”

陪伴他一起来的两个老乡，蹲在柳树下不断
地为老乡抱不平，“以前我也碰到过这种事情，哪
会要这么高？”

那天的王允礼，有些倔。
在柴家坟停车场门口呆

了一会儿，王允礼还是决定去
永君顺达拖车救援公司走一
趟。

永君顺达拖车救援公司
位于南三环方庄桥东侧的一
座桥下。王允礼在门口叫了几

声，说要协商拖车费问题，大
门开始挪动了一个入口。一名
男子把他带进一个办公室，随
后出去叫来了几名负责人。但
谈了一个多小时，对于拖车费
问题，对方丝毫不松口。

“咱们现在是市场经济，
价格由市场定！我们考察过市

场。”当时在现场的一名男子
告诉王允礼，目前有关拖车救
援的费用，北京还没有政府指
导价，而他们的出价，是按照
车使用率费用、车磨损的费
用、辅助设备的费用、人工工
资等计算出来的。

一时间王允礼开始沉默。

没到一个小时，王允礼就
又从救援公司走了出来。王允
礼情绪有些低落，也不再像去
时那样，抱怨几声价格太高的
问题，他只是低头摆弄着刚刚
的录音，偶尔跟开车的老乡搭
两句话，“明天还得去找交警，
看看事故现场的视频。”

两个月来，除了来回奔
波，王允礼始终觉得，他们

“不知道价格就被拖车”属于
“强买强卖”。更何况，根据
他现在掌握的事发当天的视
频证据，他认为拖车救援公
司并没有使用上救援费用单
上所列出的全部工具。

他曾经听从老乡的建
议，打电话给物价局投诉，

对方告知他，“社会企业的拖
车作为一种委托服务，实行
市场调节价，如果发生交通
部门未经车主同意联系社会
企业拖车，出现强行拖车，
建议向公安交通管理局反
映。”对于王允礼的情况，一
位工作人员称，“只能与经营
者协商。”

可是，与这所谓的“经

营者”协商了几次，但王允
礼称，均无果。

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很
忙的王允礼突然有了时间，
有一次，他在搜索引擎上输
入了“永君救援”，王允礼发
现，因为拖车费问题与这个
救援公司打过交道的司机，
不止他一个。

在2011年3月，曾有媒体

报道过“永君救援公司”所谓
“天价拖车费”的问题；在2013
年又有媒体报道过类似的事
件；2015年，就在他出事的前
两个月，有一个运煤的王先生
也曾发生交通事故，被永君顺
达汽车救援有限公司派车救
援后，索要了 9万多元的救援
费，媒体报道称，当时也发生
了争执。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15
年 11月 19日，王允礼觉得是

“新闻的报道”起了作用。
“你俩也别东奔西跑了，

尽快这两天帮你们核实，”王
允礼从 60条录音中播放了其
中一条，他说，这个录音是11
月 19日，海淀交通支队的工
作人员答应了他和妻子，他们
觉得，这是政府部门出面，此

事应该“有了盼头”。
11月 24日下午，永君救

援公司的一名经理约他们过
去谈救援费用的问题。

当天下午 2点左右，他跟
妻子走进救援公司，一连谈了
几个小时。下午 4点左右，他
出来了一趟，跑进车里告诉同
行的人，“他们同意了，2万元
钱就成。”虽然外面下着小雪，

但王允礼的眼角眉梢，都带上
了笑意。但不成想，王允礼说，
没过多久，救援公司就有了

“变化”。“你们给我们 2万，坦
白讲，我们真不够，”当天现场
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是
正规公司，给你们干活的车，
都是现场找的，我们根本不挣
钱。”“他们要求我们先交 2万
元，然后打个欠条，之后还会

上法院告我们。”一个月后，王
允礼有些愤愤不平地说，“我
不同意打欠条，那不就等于是
我欠他的，他找我要钱怎么
办？”

与救援公司谈完的第二
天，王允礼就去了海淀交通支
队。那天的王允礼，心里还是
有些“没谱”，但他转念一想，

“事情肯定还有转机”。

“第一次是因为价格没谈
妥，”王允礼妻子吴秀梅的声
调有些高，“我们当时看了车
祸现场的视频，并没有（救援
公司）说的大吊车，但他们说
监控有死角，看不到，所以最
后就吵起来了。”

“谈崩了。”吴秀梅说。
“第二次在海淀交通支

队，我们就只谈钱，别的没再

多说。”吴秀梅从手机中为记
者找到了当时协商的录音，

“最后永君救援那边的一个人
说 25000元就可以了，”吴秀
梅说，“他们还说让我们回去
吃个踏实饭，睡个踏实觉。”

那天，王允礼和吴秀梅再
次觉得“有戏”了。

“但后来，永君救援的人
来到海淀支队，只拿走了我们

的材料，说回去商量商量，没
拿走钱。”他们夫妻俩的心情
又开始“坐起了过山车”。

几天之后，他们又到了救
援公司，但永君救援公司的老
贾却告诉他们，12.87万元的
拖车费，“一分钱都不能少”。

2015年 12月 15日，王允
礼曾经决定就算自己的车提
不出来，也要把对方的车给弄

出来，“人家也是拉货的，不能
坑了人家”。他把这个想法告
诉了海淀支队，那边一个领导
告诉他，可以提车了，“让我们
第二天 8点到黄庄大队办放
车手续。”

他第三次觉得“有戏”了。
前一天，他便自己联系了

拖车公司，跑到停车场拖车。
“但没想到他们又变卦了”。

难过的新年 难过的春节

三次希望 三次破灭

一度出现的转机

多次被媒体报道的拖车公司

12万余元拖车费的“无解”两个月的60个录音

“秋收季节”的那场车祸

提车的尝试


